
抒写民族画卷的壮族文学篇章
——简述壮族作家、作品的“骏马奖”
◎ 丘文桥

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是我国少数民族
文学界的最高荣誉之一，是由中国作家协会、国家民族
事务委员会共同主办的国家级文学奖，旨在以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新时代少数民族文学
事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维护国家
统一、民族团结。与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和全国优
秀儿童文学奖并称中国文学“四大奖”。

自 1981年创办至今，已经历十三届评选，在繁荣
民族文学创作、发展民族文学事业方面作出了巨大贡
献，受到文学界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骏马奖”每四年评选一次，获奖作品整体反映了每届
评奖的四年区间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所取得的突出成就
和多元文化回顾。

纵观这些获奖作品无不全景式展现各族人民交往
交流交融的壮阔历史，书写各族人民实现共同富裕、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进程，最终通过丰富多彩的文
学创作促进民族团结进步。蒙古族、维吾尔族、哈萨克
族、藏族、彝族、壮族、白族、傣族等大批少数民族文学
家都创作了大量立足本民族的多种文学体裁的作品，
用饱含深情之笔，共同书写着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
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共同强化着国土不能
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
念。

“骏马奖”的广受关注，也同时为广西壮族文学的
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让壮族文学得以在更广阔的天
地中翱翔。“骏马奖”的评选标准严格而公正，它不仅看
重作品的文学价值，更注重作品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和
创新。和其他民族文学一样，这使得广西壮族文学在
保持民族特色的同时，又能够吸收现代文学的精华，不
断提升自己的艺术水平。广西共有 55部作品登顶获
奖，不仅体现了广西少数民族文学的良好发展势头和
当代广西文学的整体进步，更是党的民族政策收获丰
硕成果的展示。广西壮族作家自第一届陆地等老一辈
作家开始，从未缺席荣誉榜，涵盖了长篇小说、中短篇
小说、散文、报告文学、诗歌、评论等多样体裁，历届获
奖的壮族作家一次又一次地向全国展示了自身的创作
实力，同时也增强了壮族作家的创作信心，对壮族青年
作家起到极大的鼓舞作用。

壮族作家的闪耀篇章

新时期以来壮族文学进入一个崭新的繁荣发展阶
段，壮族文学迎来了百花齐放、姹紫嫣红的新局面，数
量众多的文学作品，获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文学奖项，从
而形成了壮族作家群体，在广西文坛乃至中国文学界
都占据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位置，不少作家和著作，展现
了壮族文学创作的经验和成果，形成全面繁荣的局面，
在全国文坛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骏马奖”作为文学
的重要标杆之一，更是承载着这片土地的历史与灵魂，
同时见证着壮族文学的蓬勃发展。

壮族文学的崛起有着特定的政治、历史、文化背
景，外部的生活、经济的环境得到改善，为文学创作提
供了良好的氛围，在文学创作的题材、数量、质量上都
有了很大的突破。壮族特殊的地域环境与历史文化积
淀提供了丰富的文学宝藏。红水河和左右江流域是壮
族人民的集中居住地，从这里成长起来的作家如陆地、
韦其麟、韦一凡、冯艺、韦俊海、黄佩华、凡一平等的文
学创作最具有本土意义，也最能代表壮族文学的民族
特色。

新世纪的壮族文学创作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
保持了良好的创作势头，各个文学体裁继续取得优异
的成绩，作品数量众多，品种和体裁齐全。不仅小说、
诗歌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散文、报告文学、文学剧本也
有长足的进步。

在小说创作方面，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多管齐
下，题材和内容丰富，体现了壮族新时期文学的主要成
就。小说创作以现实主义为主潮，具有较强烈的地域
意识，反映了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在改革开放中的真实
状况以及城乡差距所带来的文化冲突问题，在思想主
题上更加深化突出，体现了作者深厚的民族情感。黄
佩华、凡一平、李约热、陶丽群等作家的创作成绩突出，
黄佩华具有自觉的民族意识，致力于描写壮族人民的
历史与现实生活。他先后出版了小说集《南方女族》

《远风俗》、长篇传记《瓦氏夫人》、长篇小说《生生长流》
《公务员》《杀牛坪》《花甲之年》等作品，体现出鲜明的
壮族文化底蕴和艺术特色。黄佩华曾两次问鼎“骏马
奖”。凡一平近十多年的创作以红水河畔乡村人民的
风俗人情、常态生活为素材，甚至小说中直接写明自己
的故乡“都安菁盛”“上岭”，创作了一系列被称为“红水
河系列”的小说，如《撒谎的村庄》《上岭村的谋杀》《蝉

声唱》《我们的师傅》《四季书》《上岭恋人》等中长篇小
说，反映了壮族地区农村生活的现状，其中小说集《上
岭恋人》获得第十三届“骏马奖”。李约热出手不凡，出
版了长篇小说《欺男》、小说集《人间消息》等。他的作
品以中短篇小说为主，努力打造一个以“野马镇”为中
心的文学世界，反映乡土人物的生存状况。其中《人间
消息》获得第十二届“骏马奖”可谓实至名归。壮族女
作家陶丽群的小说集中反映了新时期壮族地区人民的
生存现状和复杂人性的变化，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
地域特点，也向读者展示了壮乡的美好画卷和独特的
人文特色，她创作的《母亲的岛》获“骏马奖”。

壮族作家的散文创作则以描写广西本土的自然山
水和风土人情为主，与小说家相比，散文家们的作品更
具有浓郁的地域文化和民族特色。这些壮族作家们继
续聚焦广西本土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真实记录了家
乡的秀美景观和个人的生活经历，直抒胸臆、热切的家
国情怀跃然纸上。冯艺、庞俭克、严凤华、石一宁等人
十分活跃，取得了散文创作的新成就。其中代表作家
冯艺从20世纪90年代起连续发表和出版了散文集《朱
红色的沉思》《逝水流痕》《桂海苍茫》《边地无声》《沿着
河走》等。其中，散文（诗）集《朱红色的沉思》《桂海苍
茫》分别获第四届、第八届“骏马奖”。此前还有韦其
麟、何培嵩、黄堃等作家的散文集获得“骏马奖”。新时
期散文创作势头强劲，散文家队伍迅速扩大。周民震、
凌渡、黄福林、蓝阳春、牙韩彰、罗南、黄鹏等都结集出
版了自己的散文集。这些散文作品不仅数量众多，而
且逐渐引起了国内散文界和批评家的关注。

诗人们则运用创新的艺术形式和手法描写了新时
代的生活内容，具有多元化的创作个性和风格特点。
韦其麟、莎红、冯艺、黄青、农冠品、黄琼柳、黄堃等都创
作出了大量优秀的诗歌作品，取得了可观的成果。新
世纪以来不断涌现出黄土路、黄芳、石才夫、费城、牛依
河、荣斌、梁洪、牙韩彰等一批壮族诗人。他们不断有
新的作品推出，除了出版诸多诗集，还在全国的重要刊
物亮相，甚至形成现象级的诗歌文学桂军现象。

报告文学则以记录新时期的生活题材为主，塑造
了时代楷模和先进人物，彰显了崇高的思想主题和艺
术魅力。从事报告文学创作的壮族作家相对较少，主
要有苏方学、何培嵩、韦明波、陆文祥、钟日胜等。钟日
胜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基础，2010年创作的长篇报告
文学《非洲小城的中国医生》，记录了一名中国医生不
远万里去非洲援助医疗工作的感人故事，作品获第十
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此外，壮文创作也得到了发展。用壮文创作的作
家主要有韦以强、苏长仙、蒙飞、黄新荣、李从式、陆登、
陆世初等人。蒙飞和黄新荣创作的长篇小说《节日》成
为壮族历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并于 2008年获得“骏
马奖”。近年来广西民族报社形成了与壮文作家签约
制度，对壮文创作大力扶持和鼓励。

壮族文学的“骏马奖”

在壮族文学的发展历程中，“骏马奖”无疑是一座
巍峨的山峰，激励着文学才俊勇攀高峰的创作动力和
热情。那些获得“骏马奖”的作家们，他们以其独特的
视角和深刻的感悟，创作出了一部部具有深远影响的
作品，为壮族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通过对
历届“骏马奖”获奖作品的研究和分析，我们可以清晰
地看到广西壮族文学的发展脉络和趋势。从早期的注
重民族特色到后来的融合创新，从单一的文学形式到
多元的文学创作，广西壮族文学在不断地发展和进步。

在“骏马奖”的驱动下，广西壮族文学涌现出了一
大批优秀的作家。他们的作品题材广泛，形式多样，既
有对壮族传统文化的深入挖掘，又有对现代社会的深
刻思考；既有对爱情、亲情的细腻描绘，又有对民族精
神的弘扬和传承。例如，“骏马奖”获奖的作家陆地、韦
其麟、韦一凡、冯艺、黄佩华、陶丽群、李约热、凡一平、
黄芳等作家的作品，无不是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壮族
人民在现代社会中的生活变迁，同时又深入挖掘了壮
族传统文化的内涵。他们中的不少作家勤奋创作，至
今依然活跃在一线，长期影响和激励着年轻作家们潜
心创作。同时这些获奖作品绝大多数也成为了广西壮
族文学的经典之作。

黄佩华的早期小说《南方女族》《远风俗》《河之上》
《杀牛坪》，让奔腾不息的红水河见证着人们的生老病
死、喜怒哀乐，从而使小说表现出了鲜明的地域特征。
获奖作品集《远风俗》更是以生活中人物作为小说原型
来加以创作，记录的就是作家非常熟悉的红水河畔生
活的壮族子民的小人物，更具现实意义。

陶丽群的小说，其完美之处在于细节上的开拓，她
的创作技巧也越来越成熟。第十一届“骏马奖”获奖作
品《母亲的岛》以“女性以及土地”作为写作主题，小说
中描写了一个出走的母亲的形象。作家展示出高超的
艺术处理和匠心独运写作手法，叙事中有着细节拓进
的渲染，虽然看似只写了社会现象，但同样有着民族特

征、挑战传统的创作追求。
李约热是一位坚守在现实主义阵地里的作家，他

把笔触始终关注底层生活，他以幽默之谜和怪诞叙事
的魅力，为读者创造了一个迷离而真实的世界。《人间
消息》就是通过对城乡背景的刻画，探讨了知识分子在
社会转型中的角色与命运，散发着一种独特的魅力，让
读者在怪诞与黑色幽默的叙事中陶醉其中，也引发了
读者对社会现实的思考。他的这部作品问鼎第十二届

“骏马奖”，不少评论家评价“在这部小说中，李约热构
建了一个荒诞而奇特的世界，让人不禁想起哥特式文
学中的幻境。”

来看一看第十三届“骏马奖”获奖的中短篇小说
《上岭恋人》，读毕全篇更悉民族情怀是一种心怀民族
大义、爱国精神的家国情怀。凡一平写的是上岭壮族
山村，刻画的是普通村民，写的是凡人小事，但能够以
小见大，从具象到抽象，展示小人物的博大胸怀，体现
中华民族的伟大情怀。不言而喻，从《上岭恋人》可以
看出，作者文学创作的源泉和动力，来自以人民为中心
的坚定立场和丰富深厚的民族生活。这些故事根植于
上岭，在字里行间闪烁着人的善与仁，道出小人物细腻
的平凡生活。作品中壮族人物自身、壮族人物与汉族
人物的关系，完全符合民族团结的现状和趋势，体现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黄芳与其他同时代女性诗人一样，一度在文本中
反复强化女性的身份、经验、意识以及文化想象。她们
建构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女性形象来抵达“永恒的女
性”。黄芳的成功，归结于她自己对文学始终如一的热
爱和坚持，从少年到当下的中年，从未怀疑过自己的文
学梦想，在外因和内因的推动下，显然黄芳拥有更强大
的理想和生存的平衡术。在她第十三届“骏马奖”获奖
的《落下来》这本诗集中，再次验证了诗人黄芳天然携
带的自白品质和自画像的质素，在她写作与生活的平
衡里使她自身的写作也在不停地记录着时代史。

纵观问鼎“骏马奖”的作品，无论是老一辈写作者
还是新生代的壮族作家，从作家与植入血脉的民族特
性的深度互动来看，壮族文学的创作者仍延续了抒写
标志性的民族空间和标识化的地域路径。这些空间、
路径作为民族文化元素、地方胎记深入到每一位壮族
文学写作者的血脉中，这一类型化写作的空间优势是
显豁的，这些意象、场景以及空间也携带了民族记忆的
根系，写作的地基也是长久而稳固的，写作者在无形中
也获得了地域性的有力支撑。壮族文学在其发展过程
中做到了，同时也预示着在未来获得更广阔的空间。

壮族文学的未来发展

第十三届“骏马奖”评选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后
的第一次，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
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主线后的第一次，
示范引领意义重大。“骏马奖”在广西壮族文学的发展
中更值得关注和期待，继续书写辉煌的篇章，让壮族文
化的光芒照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是壮族作家的追求和
目标。“骏马奖”的获奖作家，正是大家所认可的精神象
征，激励着壮族作家们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更加执着
的精神，去挖掘和展现壮族文化的内涵。“问渠那得清
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广西壮族文学的发展需要大
量的壮族作家的潜心创作，只有在传承与创新的交响
中，广西壮族文学才能不断地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在中国文学史的视野中，壮族作家的作品深深地
打上了民族的烙印，他们从原生性的民间文化土壤中，
创作出具有现代性品格的文学作品，在新时期实现转
型发展。然而，已从边缘崛起的壮族作家，在努力融进
主流文学话语圈之后，仍然离不开对故乡故土的一片
深情，他们仍然深深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尽
管有些壮族作家已经习惯了都市生活，跟上了时代节
拍，但他们身后的热土故地，反而变成了他们的独特优
势，成为激发创作灵感的巨大素材宝库，取之不尽，写
之不绝。

总结“骏马奖”，我们可以获得更多新的认识和体
会，对推动广西壮族文学的繁荣发展将有重大的启示
意义。壮族文学的传承和发展，重视民族身份的认知，
更多地体现在对故乡故土的书写上，与祖国声息相通，
故乡才有意义，祖国才有根基；坚持乡土题材的写作，
也将会是壮族作家的一个显著特征。此外，把握民族
文化的精神纽带，深入挖掘和呈现民族物质，把壮族的
精神内核和基因深度挖掘和展示，将会是壮族作家长
久的、必要的课题。同时，广西壮族文学的传承和发展
也需要更多的关注和支持，需要更加注重对年轻作家
的培养和扶持，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机会和平台，让他们
能够在壮族文学的领域中崭露头角。

（作者系广西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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